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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是故乡的异乡人。独自走在夜

色里，抬头可见满天的星辰和一弯新月，零零星

星的烟火，从山野里升起，在清冽的空中闪耀，继

而消散不见。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如候鸟，年复一

年，从熟悉而陌生的故乡，飞往天南地北的城市，

来来往往之间，是一个人的“长征”和心灵的冒

险，是身体和灵魂的壮游，是无根的漂泊和无尽

的乡愁。无论还乡，还是写作，其实都是“通往乌

托邦的旅程”，于是，不由得想起徐则臣。

一
徐则臣是一个清醒的写作者，我一直这么认

为。“清醒”的意思是，一个作家深刻懂得并不断

反省自己为什么写作，懂得如何在被有形的或无

形的东西所裹挟、所规训时依然有所坚守、有所

创造，同时深刻明白自己可以写什么，明白如何

一步一步开疆拓土，逐步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

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在有限的文本中创造小说

无限的可能性。遗憾的是，今天写小说的人很多，

因各种欲望诱惑而迷失的小说家也很多，“清醒”

的小说家却很少，许多喧嚣一时的小说要么只是

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要么只是一味迎合市场和普

通大众的审美，既缺少对难度写作的反思挑战，

也缺少对小说叙事的独到创新，归根结底，是“糊

涂”的写作，是“无我”的小说。

“小说不仅是故事，更是故事之外你真正想

表达的东西，这个才决定一部作品的优劣”。当某

些小说家将小说等同于讲故事的时候，徐则臣对

故事的警惕无疑值得我们注意。在审视自我写作

时，徐则臣曾说，“我一直将写作视为通往一个心

仪的乌托邦的最佳路径，或者说，写作本身就是

在建构我一个人意义上的乌托邦，我之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所困惑所回答，尽在其中”。由此可见，

“乌托邦”是徐则臣针对现实世界以文字的方式

建构的第二世界，他力求将自我的理解、感受和

经验注入小说，与人物息息相通，自觉与“别人

的”小说和“所有人的”小说区别开来，“有我”的

小说是其追求所在。

我喜欢这里的“困惑”二字，因为小说家对写

作、对世界，对生活、人性、历史、时代、未来等不

能没有困惑、没有怀疑；小说不能只是确证而没

有困惑，不能只是肯定而没有怀疑，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的小说不可能是一部好小说。换句话说，

好小说一定是“含混的”、歧义丛生的、答案未知

的，用徐则臣的话来说，一定是“宽阔复杂、意蕴

丰厚”的，困惑正是其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之

所在，正是“故事之外的东西”诞生的地方。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徐则臣的“谜团”系列更合

乎现代小说的旨趣，一定程度上继承了1980年代

先锋文学的遗产，具有先锋精神和超越性，这对

于“纠正”当下某些庸俗化的现实主义写作无疑

具有启示意义。

好小说要触及人的精神视野，要深入发掘人

的精神疑难，要重建人的精神信仰。徐则臣的《我

们的老海》《养蜂场旅馆》《鹅桥》《大雷雨》等谜团

系列小说，努力靠近生命原生态，揭示生命本身

隐藏着的神秘性，以人的潜意识作为小说的推动

力，充分展示了“谜团”叙事的魅力，其价值在于

对人类精神的开掘和求证，更准确地说，是对确

定的追问和质疑，即对不确定的发掘和展示，这

正是合乎现代生活逻辑的现代小说（文学）的意

义所在。

比如短篇小说《养蜂场旅馆》，讲述“我”的一

次诡异的左山之行，在养蜂场旅馆老板娘的回忆

中，8年前的“我”曾背着女朋友摇摇和她发生了

关系，还生下了一个儿子，而“我”却什么都不记

得，面对突如其来的旧日情人和陌生的儿子，“一

下子坠入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显然这部小

说对人类记忆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曾经发生过

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是“我”故意选择遗忘，还

是不愿直面被捉奸的尴尬或失恋的苦痛，疑窦重

重，读者只能猜谜。

二
总体说来，在徐则臣迄今为止已经建构的

“乌托邦”里，所见所闻主要离不开“故乡”与“北

京”，离不开青年人和边缘人，所思所感主要离不

开故乡与异乡、出走与返回、理想与现实、精神与

物质等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纠结，所惑主要离不开

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的存在问题，这些都成

为其小说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显示出其小

说的标识性和辨识度。许多论者对其“花街”和

“京漂”系列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在这里，我

想着重谈的是这些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新青

年”。徐则臣“反映个体生命在现实生存环境与精

神出走中的突围，于断裂与漂泊中永不停止追寻

信与爱的乌托邦”，这既是夫子自道，更像是为其

笔下的“新青年”自作注脚，正是这些后者“呈现

出当下时代精神症候”。

为了看清个体生命，徐则臣左手握住了“显

微镜”，右手举起了“望远镜”。其早期的创作主要

使用的是显微镜，即有意识地坚持着与年龄几乎

同步的视角，从切身的体验和思考出发，近距离

地观察和书写青年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体察

并拓宽青年的精神视域，发现青年与世界之间相

对真实的张力，这些小说可谓与作者一起成长的

“成长小说”，建构的是“信的乌托邦”。长篇小说

《午夜之门》（2006）和《水边书》（2010）聚焦于花

街少年木鱼、陈小多的成长路径和对世界的最初

体认；《夜火车》（2007）则开始书写青年知识分子

陈木年内心的冲突、绝望与孤独；《跑步穿过中关

村》《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京漂”

系列则描绘了一幅城市异乡者特别是伪证制造

者们的精神浮世绘。这些形形色色的新青年，性

格固执甚至偏执，满怀出走的欲望，充满理想主

义的自信与浪漫主义的热情，却又常常陷入物质

主义的困境，可谓一群悲情的“痴人”。

最近出版的小说集《青城》（2021）勾画的可

谓青年“痴女”三姐妹：默默跟随男主的来历不明

的哑女西夏、孤身在北京城寻找失踪男友的居

延、矢志不渝陪伴照顾老铁的青城，怎么看都像

是近乎灭绝的痴情女子和古典爱情。因为爱，她

们寻找或坚守，同时也在寻找或坚守中收获爱情

并重建自我，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之中，这种“爱的

乌托邦”仿佛卡夫卡的“城堡”，充满感召与诱惑，

却可望而不可即。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青年所继承的不是五

四青年的启蒙与革命交织的理想主义，抑或1980

年代反思与改革的理想主义，而是“有所信，有所

执”的理想主义，他们退守到自我的天地里，陷入

到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之中，耿耿于怀的是“我

是谁”的问题，即身份认同与心理认同的问题，挥

之不去的是自我与他人、与城市乃至与整个世界

和时代的疏离感。

正如悲情的理想主义人物背后站着徐则臣

这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其作品中的人物之

“痴”同样折射出作者之痴。徐则臣自己就说，“我

是那种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既然要把小说当

成事来做，那就心无旁骛，做得很认真”。“痴”应

当是一个小说家的优秀品质，唯有充满着对小说

的痴心和认真、对笔下人物的痴情和悲悯、对技

艺的痴迷和钻研，写出的小说才可能有韧劲、有

嚼头、有滋味，也唯有对小说痴心不改的读者才

能“解其中味”吧。

随着创作和思考的深入，徐则臣又开始操弄

起“望远镜”，为的是远距离地看清一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及其对人物的影响，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于是成为徐则臣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相较于历

史经验丰厚的“50后”“60后”作家，“70后”作家

看似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但事实上，每一代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将自己

的历史文学化、个人化、当代化。很显然，徐则臣

自觉选择和坚持了重构个人化、当代化历史的文

学道路。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对个

人与历史关系尤其是历史中的主体意识的反思

与表述。《耶路撒冷》中易长安随着人群走上街头

游行，“那个易长安看见自己在人群里张大嘴，却

听不见任何声音；看见自己举起钢铁般的胳膊和

誓言般的拳头，却找不到它与森林般的其他手臂

有任何不同；他淹没在人群里，可以忽略不计”。

集体仿佛历史，使自我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易

长安的主体意识觉醒了，他回过头来才“发现更

有意义的是一个人的游行”。重要的不是顺应或

悖逆历史的潮流，而是反观和表达人物自己在历

史瞬间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则臣

说，“就文学而言，不存在个人之外的大历史。如

实地说出你的真实感受，这才是你跟历史之间应

有的关系”。《北上》（2018）更是将个体置入如运

河般浩浩荡荡的大历史之中，不盲从于主流历史

的叙述框架，而是把小心求证得来的史实有机地

融入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之中，使之互为因果、有

效契合，从而展现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观。

三
小说的可能性究竟来自哪里？我以为，归根

结底来自于作家自身的可能性。徐则臣的过人之

处或者说无限可能在于，他是一位善于求新求

变、化静为动的学者型作家。

学院教育和专业训练培养了徐则臣广博扎

实的阅读能力和理论批评能力。当某些作家对理

论阅读和文学批评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的时

候，徐则臣却在实践中切实感受到理论和创作这

两种文体和思维之间的冲突和互动，“很多人认

为作家主要靠感性和想象虚构能力，不必看什么

抽象的理论书籍，其实是个误区。作家只是长于

感性和想象，并非不需要逻辑思辨能力，必要的

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对作家非常重要……它能

让你的作品更宽阔更精深，更清醒地抵达世界的

本质”。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使徐则臣能够“回到

小说本身”，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和理论经典中获

得感性与理性的积淀和升华，熟悉并能够自由操

作各种新颖的创作手法、文体语体、叙事技巧等，

能够反思和质疑现存的文学秩序和话语规范，甚

至能够有意识地推动文学与生活、虚构与写实、

如何平衡民族传统与域外资源、如何实现“真正

的中国式写作”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当下的作家似乎也有动静之别，“静态的作

家”习惯于反复书写某一类题材，使用固定的一

套叙事话语、视角和结构等，人物和环境可能有

所变化，但生命体验、情感思想、价值观念等却是

静止不动的；“动态的作家”则尝试不同类型的题

材，不断创新叙述话语、视角和结构，不止步于对

生活的静态描摹，而力求展现随时代和现实一同

变动的价值观念、情感思想和生命体验。好的小

说家和小说一定是随时代、随世界、随人心、随自

我一起变动、一起生长的，“对静态的东西没有兴

趣”的徐则臣想必会同意这个观点。从东海、淮安

到南京、北京，徐则臣是变动的；他笔下的那些新

青年们是变动的，他们纷纷从故乡出发，“到世界

去”，寻找理想的爱情和生活。运河也是变动的，

“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

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

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

的世界上”。为了避免陷入静态描摹和自我重复，

徐则臣一直有意识地变换叙事视角，同样都是写

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京西郊故事集》等以

外来人的视角来写所观看所想象的北京，《王城

如海》（2016）从海归的视角来写北京，《北上》以

一个意大利人的视角来写100多年前从杭州到北

京的中国奇观。这些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力求在结

构上有所创新，比如《耶路撒冷》共时性的双线

“复调”结构，《北上》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多

线并进又交织的网状桔瓣型结构，等等。在我看

来，一个缺乏形式创新意识的作家，是永远难以

抵达优秀之列的。

“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对于以笔为生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一个人的战

争、一个人的还乡，总要为构筑心中的“乌托邦”

而冲锋陷阵，总要在故乡的夜色里体味存在的黑

暗与光明、寒冷与温暖。与其说我对徐则臣充满

着期待，不如说我对通往乌托邦的中国小说充满

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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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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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好奇，徐则臣的小说，写小人物、写底

层生活、写伤痕及微观的反抗，却总有一个宏大的对

象世界在，辽远宏阔而触手可及的历史、抽象模糊但

始终遥望的世界，以及那个许多人身处其间又仿佛若

即若离的现代城市。如是构成了徐则臣小说中非常

分明的精神岩层，时而堆叠得显而易见，不时又掩蔽

而难以察觉，人心人性如此，时代历史亦如是。关键

在于，通过宏大的历史、世界以及城市，徐则臣小说将

幽邃的灵魂引向何方？与此同时，辩证的双向或多向

之间如何共处又如何交互，是协调、追逐，还是对抗、

分裂，又或是以此锻造新的可能？这构成了一代人，

同时也是一时代的文化命题。

不仅如此，这样对立而统一于小说的叙事形态，

在文本内部构成了对话的场域，当然这里边并不是多

声部之间的协和，也往往鲜有众声喧哗的平等，徐则

臣更多传递出来的是种种差异性的存在。而正是其

中截然的分化，形成了阶层的与情感的共同体，也就

是说，身份的一致性不断引导着命运的走向，微弱的

人群、衰颓的命运、人世的幽眇，与他们所畅望和身处

的宏大想象之间，多有撕裂和惶惑。在这种境况下，

如何真正形成有效的交互及回音，人物主体与形而上

的历史、世界以及城市之间的深巨落差，其背后是否

能够传递进阶及流动的可能，以至于无论是宏大的抑

或幽邃的所在，都不至于遥不可及，而是相互紧扣，可

攀缘、可逆转，或可分割、可回撤，在此基础上构筑必

要的情感机制、文化形态和社会机制。

从这个意义而言，徐则臣的小说既是保存式的呈

现，也是批判中的呼唤，更重要的，写作者试图在小说

中创生一种容纳并传导声音的场域，无论是横向的共

时性空间，还是纵向的历时性流动，都试图珍重那些

幽微的人性与幽邃的生命；与此相对的是，徐则臣小

说总有一种性情的坚韧与心绪的气力，紧紧拽住宏硕

得仿佛高不可攀的愿景或事物，见证个体的、底

层的、世俗的力量，他们似乎自生自灭，却又自

处与自洽，因而，小说在表面上呈现出迥异

的标高，却得以展开深层的对话，构成灵魂

的回响。

长篇小说《北上》就故事时间而言，从

1900年的庚子事变牵引至2014年的运河

成功申遗，将一个多世纪的运河故事讲得

机巧生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宏阔悠长

的运河及其久远邈杳的历史中，却挑选一段

横截面，流布近现代中国/世界里不同个体的细碎情

绪，其中是否有所扦格而显得空疏？徐则臣自述曾开

展写作教学，他对那些陈腐的理论不感兴趣，更想让

学生知道的，是“从具体而细微处看见一部小说是如

何生成的”。《北上》从义和拳运动说起，世纪末与世纪

初的冲回再造，都在人物漫长的行旅中进行探询。人

的命运曲折蜿蜒，在流动中沉浮，不断浮现于背景之

上，质言之，置于壮阔景象中的是人物的悲喜、死生，

在绵延不尽的爱恨情仇中变得壮阔，从而与小说宏大

悠远的叙事依托相符契。幽邃的人心在时间的流脉

中脱落、显型，小说实现了自身的纵深与开阔。运河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运河是古老的，也流衍当下；

再者，运河那里有人心人性，更代表着家国与历史。

此外，对于小说本身而言，叙事结构严谨整饬，而枝枝

丫丫却四下伸展出来，从20世纪的开端到21世纪

初，费德尔·迪马克的信被意外发现，那是形而下的

“考古”，也开启了历史的再现与重探；而保罗·迪马克

寻觅失踪的弟弟，无疑也是一个探寻/考古的过程。

在这里，遗落的文化与失踪的人物，都是待“考”之古/

人。而古老帝国旧邦维新，在现代发轫及开新中，沉

浮跌宕，几度摇荡，于是，国与族、史与人融汇抱合。

再宕开一处说，小说里，运河依旧在，且成功申遗，而

细数开来，逝者已不可追，这又是一层落差。不仅如

此，除去人物沉浮起落、存亡死生，小说一边是中国大

江大河般的现代进化史，一边是运河边上无处不在的

贩夫走卒、船上人家、兵匪盗贼、知识阶层……后者不

再人微言轻、不见声响，而是在运河之滨簇拥洋洒，参

与宏阔的历史激荡，生气勃勃、繁躁喧闹，于时间深邃

的黑洞发出鼎沸之人声，虽不至振聋发聩，却雁过留

声，不可抹除。

在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答谢词中，徐则臣提到：

“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

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

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有

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

说门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

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

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

分情感与内心。”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世界”既

是人们无处不在的神圣想象，又是日常生活中虚无式

的调侃与不时念怀的地方，“人听见车声站住了，扭回

头看他们。是铜钱。这个游魂，一大早跑到这么远的

地方。初平阳想，他要到世界去呢。”对初平阳们而

言，“世界”是形而上的，同时又具体而微，以至于他在

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所言所行之中，都怀抱此念，即便

经历了生命的危机，依旧记取有那么一个“世界”，尽

管那常常是难以企及的幻象。小说表面上是关于花

街的边缘叙事，却透析着当代中国的革新与开放，以

及由此衍生的人物的心理异变。小说里，那些小人物

身处断层的边缘，而初平阳却始终不忘心里的耶路撒

冷，那里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

所”。没有差异和分裂，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

“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这与《如果大

雪封城》中的理解相互协和，徐则臣描述雪后的北京

城：“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

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而这样的

北京，便如童话般，“清洁、安宁、饱满、祥和”，小说似

乎在诉诸一个均等公平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在我看

来，徐则臣试图将一个理想的世界带至每个人的面

前，在那里，世界并非难以企及，恰恰相反，就在触手

可碰之处，容得下一切的拼搏或挣扎、失落或遐思、成

王与败寇。换言之，真正的“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徐则臣的小说而言，在历史、

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偌大的北京城。但他小说的人物

对北京的情感却极为复杂而暧昧，他们寄身于斯，却

游走于边缘，四处碰壁成为了显明的艰困。他们对宏

大之城遥遥相望，落差之中，时有分裂。小说《摩洛哥

王子》里，“我们”正在经历一次荒诞的演出，“把扫帚

支在椅背上当立式的麦克风，王枫抱着吉他站在麦克

风后面，边弹边唱”。然而，这样的草根音乐，“让我们

的生活有了一点别样的滋味，想一想，我都觉得我的

神经衰弱的脑血管也跳得有了让人心怡的节奏”。《耶

路撒冷》里，初平阳自况为“小民”，弱势、卑微，逆来顺

受，经受不住冲击和伤害，在时代大潮面前，他们更多

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保求安稳；但有一点，对于那个庞

大的城市以及那些略显空洞的前景，他们常常不服

气，要四处闯一闯，到处拼一拼，试一试种种可能与不

可能。《成人礼》中，叶姐想要通过勤勉奋斗，“实实在

在地生活”，而行健则企图“在北京扎下根来”。《看不

见的城市》里，建筑工地里的泥水匠天岫不幸去世，然

而他在现实中却是如此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想要

描绘在北京生活与工作的人生蓝图。在城市与乡土、

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二项对立中，徐则臣写下

的人物往往投射着背负与承担的勇毅，显现出当代中

国及当代人的精神境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徐则臣小说中，自我的认

知及其实践尽管不无倔强，失败后亦不无精神的支

撑，但这样的经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着一个足

以容纳错误和灰色的空间，在多元的层次中探讨生活

与生命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那些宏大的与幽邃的

差异性参数，是否能够换算出想象的空间，并通过充

分的辩证形成阶梯与径路。这是徐则臣小说提出的

历史命题，人物主体在面对历史、世界与现实的生存

场域时，如果处于莫大的鸿沟中，一代人或者说一种

当代化的主体，有没有未来想象的可能性？《耶路撒

冷》故事收尾时，易长安入狱，初平阳和杨杰陷入回忆

和畅想，而齐苏红、吕冬和秦福小则最终处置他们的

家事和情事，无有牵挂，各自归心。何去何从，何以为

继，变得迷茫和无措。终了，初平阳与秦福小等人在

火车站送别被押解的易长安，尔后小聚，福小领养的

孩子天送睡着了，梦中呓语道：“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

来。”面对历史政治的、想象世界的以及现代意义的追

寻，文学提供了一种多元价值认同的情感结构，掉到

地上的要捡拾，失踪了的要觅寻，截断与分裂的试图

填充，于是形成了补给的与救赎的诗学，以照亮那些

过分幽邃的暗影。

总而言之，徐则臣小说中隐含着宏大的与幽邃的

两重叙事结构，投射出一种深刻而内在的精神辩证，

意识形态的宏大巨影中，投射着人的灵魂，并以此探

询故事的深广度，如徐则臣所言：“的确，我几乎是不

厌其烦地深入到他们的皮肤、眼睛和内心，我想把他

们的困惑、疑问、疼痛和发现说清楚，起码是努力说清

楚。”事实上，徐则臣所述写的人物并不甘愿下坠，而

时时桀骜不驯、固执刚强，执拗于生活和感情，成为此

一时代不易发觉的精神潜流，在他们那里，代表着一

个阶级或阶层的尊严，其在失衡的辩证中，追索自身

内外的真切对位，在无比宏硕的旷野中，获致微弱无

常却不至于被湮没的回响。

最后，我突然想起，初平阳曾对舒袖说：“我们都

缺少对某种看不见的、空虚的、虚无之物的想象和坚

持，所以我们都停下了。”对于徐则臣而言，那些宏大

而虚空的现实存在，不是简单的推离与对抗，相反，是

试图去“想象”和“坚持”，无论是历史的挤压，还是世

界的空无，又或者是城市的放逐，都不足以指向无望

的抛掷。确切地说，或者追逐进取，又或回炉再造，只

是不要“停下来”，最起码践行尝试，一笔一画勾勒和

描画，再不济便施以涂改，从头再来。当然，徐则臣的

小说远不是励志的修辞，更在于开凿精神的空间及可

能，勾连那些宏大的期望与幽邃的灵魂，使之不至于

过分开裂而难以企及。于是乎，行健们要努力一把，

初平阳们想奋力一搏，戴山川们欲一探究竟……然而

退一步说，不是谁都要削尖脑袋，钻破藩篱与限定，小

说《屋顶上》里，宝来身负重伤，从北京黯然回到花街，

而“我”最终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创伤返回故乡。历

史的、世界的与城市的宏大镜像固然辐射广大，而那

些幽邃的内心亦丰富而多义，这其中并无贵贱高低，

公平来去无有阻隔，彼此交连或断开，或是施展抱负

与雄心，最起码留存生命之印记。在这个过程中，徐

则臣小说展开了不同的心理与经验路径，四下发散，

终而归拢于精神的总体，那是壮阔时代中声色俱在的

质朴灵魂。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毕
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后
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2006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
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王城如海》，小说集《鸭子是
怎样飞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
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

宏大的与幽邃的宏大的与幽邃的 ——再谈徐则臣小说

徐则臣


